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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范仲淹、曾国藩，谁更能控制情绪？
关关山山远远

前阵子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让大伙儿都惊
叹“冲动是魔鬼”。是的，人想控制情绪，挺难的，近
年还有个时髦词叫“情绪管理”，俨然成了一门显
学。网上不时有些鸡汤文章，比如《真正厉害的人，
早已戒掉了情绪》，为吸引眼球，还把这句话的版
权送给了庄子。更有直接拉名人代言的，比如《曾
国藩：控制不了情绪的人，做不成大事》。庄子、曾
国藩地下看到这标题，估计会一拍脑袋：“哎哟，我
真没讲过这话……”

纵观这些鸡汤文章，关于如何控制情绪的诀
窍，除了老生常谈的“难得糊涂”外，不外乎几个
字：一个是“忍”，忍一时风平浪静，此时的屈，是为
了接下来弹簧一般的伸；一个是“装”，今日装孙
子，以后是大爷；一个是“滑”，滑到连小人都抓不
住你的把柄……此类鸡汤，是无法真正教人如何
控制情绪的。

其实，中国古代读书人有一系列控制情绪的
办法，有理论，有实践，当然，最后也能达到不同的
境界。苏东坡、范仲淹、曾国藩三人，道德学问，都
堪称中国古代文人的极致，当然也是情商极高之
人。从控制情绪一块来说，借用弗洛伊德“本我、自
我、超我”，可用“真我、大我、超我”来分别形容他
们三人。

那么，苏东坡、范仲淹、曾国藩，谁更能控制情
绪？

一

如果有这么一个问题：“东坡居士，请问你是
怎么控制情绪的？”苏东坡可能这么回答：情绪？什
么叫情绪？

他是个快活的人，貌似没有情绪，啥时候都能
找到乐子，尤其擅长苦中作乐。他生命中最凶险的
一次，是因为小人诬告，陷入“乌台诗案”，差点丢
命。在被钦差捉拿进京时，家里哭成一片，苏东坡
告别前居然还有心情给家人讲故事，并在故事中
杜撰了一首诗，苏夫人听了，破涕为笑，这首诗最
后两句是：“今日捉将宫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无论喜事还是坏事，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
贵为帝师还是沦落天涯，苏东坡都是乐呵呵的，用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的一句话来说，他是“一个
无可救药的乐天派”。

乐天派如苏东坡，跟刻意为之的“难得糊涂”
不同，这是一种有着赤子般热忱的人，在最阴暗下
都能发现光明，在最粗鄙中也能看到精美。往往有
极好的性格，不会冲冠一怒，也不会恼羞成怒，更
不会动辄发怒，他们往往在怒火刚刚燃起的时候，
就突然发现了一个乐子，转眼就快活起来。

苏东坡 62 岁的时候，给贬到了海南岛儋
州——— 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
等的处罚。年过花甲，遭此厄运，一般人早就颓废
自弃了，苏东坡是什么模样？他采草药，学酿酒和
制墨，还办起了学堂……忙忙碌碌，开开心心。某
个大热天，他头顶一个大西瓜，在田地里边唱边
走。这般随遇而安的模样，连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
婆都很纳闷，她问苏东坡：“翰林大人，你过去在朝
当大官，现在想来，是不是像一场春梦？”

老太太问得很犀利，或者她是心存怜悯，或者
就是超级毒舌。一般人听了，心有戚戚焉，甚至直
戳灵魂深处，什么豁达都没法再继续往下装了。但
苏东坡一听，哟，这老太太有意思有深度堪称民间
哲学家嘛，立刻点赞，然后给她取了个外号：“春梦
婆”。她也因为这个外号被史书记载下来。

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天才人物，而像
他这般既有天纵才华又时时拥有源自内心的快乐
者，上下五千年，少之又少。这样的人，确实不知
“情绪”为何物，因为他心中没有敌人，不会记仇，
更不会去恨什么人。

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他身上，儒与道交织
在一起，这边是孔孟之道，积极入世，关心天下，那
边是老庄之逸，向往自由，追求快乐。儒与道相互
交织而又互相平衡，让苏东坡既不是一个在仕途
上双目炯炯、孜孜以求的儒生，又不是一个放浪形
骸、消极避世的隐士。苏东坡，就是苏东坡。

儒与道，往往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精神追求的
A 面与 B 面，儒道一体，也是解析他们精神世界
的密码。但像苏东坡这样儒道相融得如此默契的，
很少，或许可以这么说：任红尘滚滚，世道险恶，苏
东坡的一颗初心，始终未被污染。他有句名言：“守
其初心，始终不变”，他是个始终按“真我”率性真
实活着的人。

但对苏东坡而言，“真我”是柄双刃剑。他因自
我而有情有趣有魅力，朋友们都很喜欢他，只是，
无论哪个时代，一个人身边，朋友都是少数。

苏东坡以诙谐著称，开玩笑不分场合，大臣刘
贡父患病，眉毛掉光，鼻梁塌陷。某天大伙饮酒作
乐掉书袋，苏东坡改用汉高祖刘邦诗句：“大风起
兮眉飞扬，安得猛士兮守鼻梁！”满座爆笑，而刘贡
父却羞得满脸通红，“恨怅不已”。

梁子就这么结下了。苏东坡心大，也从无害人
之心，却误以为别人也心大，捅了娄子还不自知。

苏东坡与著名理学家程颐的交恶，让人分外
惋惜。这两人皆是君子，但性格大不相同：苏东坡
活泼开朗，不拘小节，而程颐认死理，“一根筋”，不
懂变通。司马光(就是以砸缸著称的那位)去世后，
程颐负责主办丧事。那天正逢太庙大典。大典完
后，苏东坡带领朝中大臣去吊祭司马光，程颐加以
阻止，理由是《论语》里说过“子于是日哭，则不
歌。”那天早上大家刚在太庙唱过歌，听过奏乐，怎
么同一天再去吊丧哭泣呢？

真是迂腐！苏东坡很生气地反驳说：《论语》里
也没说“子于是日歌，则不哭。”不顾程颐反对，去
司马光家吊祭。按当时风俗，孝子应出来接受吊
祭，却不见司马光儿子出来。一问才知道是程颐禁
止他们出来，原因是古礼上没有这个规定，而且孝
子如果真孝，就应当悲伤得无法见人。苏东坡当众
嘲笑程颐说：“伊川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众人大
笑，程颐脸红，恨意升腾。

诸如此类的事情多了，苏东坡与程颐的矛盾
越来越尖锐，两个好人，水火不容。他俩的弟子、朋
友也都分为洛蜀两派，互相攻击、排挤，苏东坡后
半生一再被贬，“洛蜀党争”有很大原因。

苏东坡太“真我”，自己不带啥情绪，也较少考
虑别人情绪，逞口舌之快，惹不测之祸。他的悲喜
剧，多源于此。《宋史·苏轼传》这么惋惜传主：“轼
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假如苏东坡多
点心眼，学会隐藏，即使当不了宰相，也不会身负
一身才华却屡屡惹祸上身，但最终还是感慨道：
“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是
的，小心翼翼、察言观色，还是苏东坡么？

二

在历史上，曾国藩是一个通过苦修来超越自
我、追求“圣人”境界的超级自律牛人。

但他也曾经是一个顽皮青年，跟苏东坡一样，
喜欢卖弄卖弄文采，搞搞恶作剧作弄同僚。苏东坡
当年陷入“乌台诗案”，就是在官样文章中还要写
出个人情感，结果被人抓住把柄，把他往死里整了
一次。曾国藩在京为官时，喜好给人写挽联，闲极
无聊，连健在的朋友都写了一圈，结果被人看到，
自然极为尴尬，还得罪颇多。

他也曾经是一个愤怒中年，太平天国起事后，
他在长沙奉旨办团练，看不惯当时绿营腐化堕落，
自己还没啥名分，却计划以霹雳手段来重构政治
生态，廓清官场和军界。他乱世重典，法令如山，还
没跟太平军交手呢，就先杀掉了一堆，获赠外号
“曾剃头”。

“曾剃头”得罪了整个长沙城。终于，绿营那帮
痞子兵寻衅滋事，白晃晃钢刀直往曾大人身上比
划，吓得曾大人抱头鼠窜。堂堂正二品大员，居然
被一群兵痞执械围攻，如此以下犯上、不守规矩，
他自然是暴跳如雷、火冒三丈，但长沙城都在等着
看他笑话呢，等着他情绪失控呢。曾国藩毕竟还是
有头脑，把情绪平息下来后，下了决心：不跟这帮
人渣纠缠，惹不起，咱躲得起，于是离开长沙去了
衡阳，专门操练湘军，衡阳成了曾国藩辉煌事业的
起点。

这是曾国藩对自己情绪的一次胜利，他完全
可以选择继续与长沙官场硬怼，继续向皇帝上奏

折控诉这帮坏蛋，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不一定能
把对方扳倒，反而给自己四面树敌。人，不能被自
己情绪控制。

但曾国藩真正驾驭自己的情绪，是在从江西
返回家乡之后。率湘军出湖南入江西作战，是他人
生中极其郁闷的一段时间：一方面是“江西长毛气
焰仍旧嚣张，军事毫无进展，银钱陷于困境”，另一
方面，江西官场百般不配合，京城政敌百般掣肘，
曾国藩孤立无援，心力交瘁，偏偏此时，又传来父
亲去世的噩耗，曾国藩不待朝廷批准，就负气回到
湘乡老家。

他此时仍心存幻想：湘军离不开我，朝廷会支
持我。但是，跟皇帝闹情绪，傻不傻？恰逢此时太平
天国内乱，湘军打了几次胜仗，咸丰皇帝开了他兵
部侍郎的缺，命他在籍守制。曾国藩情绪彻底失控
了，他感觉自己已被抛弃，过往功绩悉数归零，他
因此狂躁不安，彻夜失眠，染上重病。著名作家唐
浩明在长篇小说《曾国藩》中写道：

“他曾无数次痛苦地回想过出山五年间的往
事。他始终不能明白：为什么自己一身正气，两袖
清风，却不能见容于湘赣官场？为什么对皇上忠心
耿耿，却招来元老重臣的忌恨，甚至连皇上本人也
不能完全放心？为什么处处遵循国法、事事秉公办
理，实际上却常常行不通？他心里充满着委屈，心
情郁结不解，日积月累，终于酿成大病。”

小说中，关键时刻，一个叫“丑道人”的高人出
现，推荐曾国藩再读《道德经》。在真实历史上，是
一位名叫曹镜初的名医，给曾国藩开方子：“岐黄
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曾国藩小时候就读过

《道德经》，但此时再细读，心境完全不一样了，他
悟出了“以柔克刚”的真谛，意识到此前的自己锋
芒毕露、过于刚烈之缺点，也因此由儒入道，学会
了宁静谦退，“然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忧患
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
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

曾国藩再度出山时，“心病”已经医好，走出了
人生的黑暗阶段，像变了一个人。他学会跟小人妥
协了，以前是势不两立，如今学会柔道行事，譬如
“保荐”，以往曾国藩嫉恶如仇、事事较真，打胜仗
只保荐真正有功之人，少之又少；但这次复出，每
逢胜仗，保荐范围大大扩增，自己此前不屑一顾之
小人，也在向朝廷保荐请功范围，平时对麾下也是
“武人给钱，文人给名”，一时在身边聚拢了大量人
才，而小人们的攻击，也少了许多。

他明白了现实就是如此：小人不是你想躲就
能躲得过的，与其硬碰硬，不如打太极，控制情绪，
为自己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毕竟，我在世间的使
命，不是干掉小人，而是干成大事！

曾国藩在个人修养一块，超级自律，堪称“超
我”，即使戎马倥偬，他也每日静坐，反思己过，读
他的日记与家书，对自我的检讨与超越，令人动
容。后人还总结出了所谓“曾国藩修身十二法”：
“持神敬肃、静坐养性、起床要早、读书要专一、攻
读史书、说话谨慎、培养自己的真气、保持身体健
康、每天都能知道所未知的、每月都能复习知识、
习练书法、夜晚不出家门。”

即使是天生坏情绪，也是可以通过后天努力
能够控制好的。

三

再说说范仲淹。在历史上，范仲淹堪称“完
人”，不懈修为，内圣外王，一生政绩突出，文
学成就卓著，有抵抗西夏的功勋，更为后世留
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
名言，对中国历代诗书人的精神追求有莫大的
影响。梁启超曾说：“五千年来历史中立德立
功立言者只有两个人：范仲淹和曾国藩。”青年
毛泽东也评价说：中国历史上有三种人，一种
是办事之人，一种是传教之人，一种是“办事
兼传教”之人，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人可以达到
“办事兼传教”的境界，一是曾国藩，一是范仲
淹。

范仲淹与曾国藩都是各种时代的“第一
人”，两人逝世后都获得“文正”的谥号。在封建
时代，自宋到元再到明清，“文正”这个谥号，是
无数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至高荣誉。大名鼎鼎的
王阳明，也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却只获得
“文成”的谥号，而风流绝代的苏东坡，谥号是
“文忠”。

范、曾二人，有诸多相似之处，譬如在艰难
困苦中的坚持，又譬如对个人道德的追求，但也
有不同：曾国藩因年轻时酒后失言得罪好友而
重视“戒言”，范仲淹却很“多嘴”：

宋仁宗 12 岁登基，刘太后垂帘听政，可以
理解，毕竟皇帝年纪小，但 8年过去，皇帝已经
20 岁了，刘太后依然在垂帘听政。朝中大臣都
知道，这事不正常，但一个个噤若寒蝉，不敢惹
刘太后。范仲淹站出来，说：这于理不合。于是上
疏要求刘太后还政。享受着权力快感的刘太后
没搭理范仲淹，还找机会把他撵出了京城。

刘太后去世了，宋仁宗成了真正的皇帝，召
回了范仲淹。大伙儿此时纷纷揣测上意，开始说
刘太后执政期间诸多过错，按常理，这是范仲淹
打击报复、落井下石最好时机。他果然又说话
了，说的却是太后虽然热爱权力、秉政多年，但
亦有养护仁宗之功，建议朝廷掩饰太后过失，成
全其美德。仁宗采纳了，诏令朝廷内外不得擅自
议论太后之事。

宋仁宗跟郭皇后闹别扭，遭到家暴。这本是
皇帝家事，但当时宰相吕夷简因为此前跟皇后
有矛盾，这次借机报复，串通太监，建议皇帝废
掉郭皇后。皇帝其实也想换皇后了，但“不知趣”
的范仲淹又跳出来了，认为废后不合适，并想面
见皇帝争取。皇帝不见，派吕夷简出来接待，范
仲淹与他理论，把吕宰相说得面红耳赤、无言相
对。皇帝怒了，又把范仲淹赶出京城。

折腾几年，范仲淹又回到汴京，没有消停，
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人唯
亲，向宋仁宗进献《百官图》，对宰相用人制度提
出尖锐批评，劝说皇帝制定制度、亲自掌握官吏
升迁之事。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
诬蔑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
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因言辞激
烈，遂被罢黜，又给打发到外地任职了……

范仲淹三次被贬，每贬一次，都被时人称
“光”(光耀)一次。当时人们开范仲淹玩笑说：第
一次为“极光”，第二次为“愈光”，第三次为“尤
光”。

朋友们都劝他：控制情绪，管住嘴巴，少说
话。他劝刘太后归政时，朋友晏殊大惊失色，批
评他过于轻率。范仲淹据理力争，回写一封长信
(《上资政晏侍郎书》)：“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
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
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他一次又一次被贬出京城后，朋友梅尧臣专门
作文《灵乌赋》，力劝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
自己逍遥就行。范仲淹回作《灵乌赋》，强调自
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他是一个有为君子，注重个人修养，却总是
在关键时刻，控制不住自己，要发声，要争取，要
说不。

但他的“多嘴”，从未有一次是为他个人。这
就是“大我”。

四

那么，苏东坡、范仲淹、曾国藩，谁更能控制
情绪？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可先思考另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控制情绪？

还是以重庆公交车坠江一事为例：如果那
位中年女乘客和司机能够控制情绪，悲剧就不
会发生；但是当他俩双双无法控制情绪后，车内
其他乘客却控制了“情绪”，无人出来制止。而在
湖南另一起乘客情绪失控抢夺公交车方向盘
时，有一位乘客没有控制住“情绪”，上前一脚踹
过去，制止了危险行为。

所以，关键问题，不是该不该控制情绪，而
是什么时候该控制，什么时候该让情绪“表现”。

在范仲淹、苏东坡之前，有一个擅长控制情
绪的人，叫冯道，此人生逢五代乱世，先后事四
姓十位皇帝，均能获得禄位，是个官场超级不倒
翁。他是个老滑头，用历史学家范文澜的话来
说：冯道擅长“揣度胜败，估量强弱，舍弃败弱，
奉迎胜强，按照时机做来，不过早也不过迟，被
舍弃者来不及怨恨，被奉迎者正适合需要，他就
这样避免危害，长享富贵。”

冯道被后人称作“中国历史上最没有节操
的人”，他当然是一个情绪管理高手。史载：后晋
时期，有人牵驴入市，驴脸挂着一个牌子，上写
“冯道”二字，以此来刺激他。冯道得到亲信禀报，
毫不动怒，只道：“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很多，这可
能是有人在为驴找寻失主，有什么奇怪的？”

在曾国藩之前，有一个叫曹振镛的，也把自
己的情绪控制得很好。他能力平庸，却能在中枢
工作 54年，也是一个不倒翁，但在《清史稿》中，
他的传记只有区区 700字——— 实在没什么光辉
事迹可写。他做官的秘诀是：“多磕头、少说话。”
其意是没有摸清皇帝心思时，坚决闭嘴，只磕
头，不说话，等到领悟出皇帝的真正想法，便循
着他的思路，顺水推舟，讨他欢心。

搞笑的是，曹振镛死后还混了一个“文正”
谥号，居然享受了范仲淹、曾国藩同样的待遇，
但他能跟范仲淹、曾国藩相比吗？拎鞋子也不配
啊。

后人对冯道、曹振镛的评价很低，因为他们
没有节操。“节操”这俩字，对于诗书人来说，极
其重要。而节操与情绪的关系，就很复杂了：有
时，控制情绪，损害节操；有时，情绪爆发，有助
节操，人们更欢迎一个在是非面前旗帜鲜明直
言不讳的范仲淹，却厌恶一个毫无原则与底线
处处只知道明哲保身的曹振镛。

中国古代优秀士子，人格心理是共通的，他
们无不追求“让自己变得更好”，而不是追求“让
自己变得更滑头”，这是由他们追求的目标与路
径决定的，即所谓儒家的“三纲八目”。“三纲”
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目”是：格物、致
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三纲八目”，出自《大学》，儒家的全部学
说，基本上是循着“三纲八目”展开的：“三纲”是
儒学“垂世立教”的目标所在，“八目”则是人生
进修阶梯，包括“内修”和“外治”两大方面：前面
四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内修”；后面三
级“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治”。中间的“修
身”，则是“内修”和“外治”的连接，一代又一代
中国诗书人，在这人生进修阶梯上苦苦攀登，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影响至今。

一个人的修养目的，不是一味要控制情绪，

而是在该控制情绪的时候让自己平静，在不该
控制情绪的时候就让自己爆发。为了鸡毛蒜皮
的事去与他人死磕，不值得；克服个人的懦弱恐
惧而挺身为大众努力抗争，更难得。

从这个角度来讲，从苏东坡到曾国藩再到
范仲淹，是三重境界：苏东坡的“真我”，是天性
使然，引人神往却难以复制；曾国藩的“超我”，
是后天努力，给人启迪也指明路径；但范仲淹的
“大我”，却是最值得敬佩的，“不以物喜，不以己
悲”，值得追求的人间正道，“虽千万人吾往矣”。
浩然正气，至今凛凛！

时时空空走走廊廊

“ 苏东坡的“真我”，是天性
使然，引人神往却难以复制；

曾国藩的“超我”，是后天努
力，给人启迪也指明路径；但
范仲淹的“大我”，却是最值得
敬佩的，“不以物喜，不以己
悲”，值得追求的人间正道，
“虽千万人吾往矣”。浩然正
气，至今凛凛！

张张丰丰

在咖啡馆看到一个女孩，穿着“成都 xxx 学
校”的校服。这是成都最好的初中，只有成绩特别
优秀或者家境特别好的，才能够就读。女孩在打电
话，一听就是打给她爸爸的：“让你开车你不开，都
怪你。你不要再说了，不然的话我中考都不参加
了……信不信我马上屏蔽你。”

她越说越激动，夹杂着一些脏话，很快就挂断
了电话。考试迟到就弃考，看得出来她也并不想参
加考试。这个问题少女，她是否知道电话那头父亲
有多么沮丧？这不是成功的教育，虽然在最好的学
校，她的成绩应该不太好，这让她感到很大的压
力。但是，她的父亲一定比她更难受。

和一位在日本的作家朋友分享了这个故事。她
说，自己的女儿长这么大，只对孩子凶过一次，那次
就是因为她对爸爸态度恶劣。女儿现在非常优秀，
自己去报名参加几个大学的考试，完全不用操心。

如今爱的教育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主
流，这是巨大的进步。现在的孩子，从家长那里普
遍得到更多的爱、宽容和体贴。家长不再认为自己
掌握着对孩子命运的决定权，他们甚至放弃了自
己长辈的架子，要和孩子“做朋友”。有些父母，与
孩子称兄道弟，一派祥和。

但是，这种宽容或者体贴一旦过度，也有可能

造成很不好的后果。有一位朋友的女儿曾经沉迷
网络游戏，成绩滑落到班级下游。有一天，他抢过
女儿的手机，把它狠狠摔烂在地上。他当然深爱女
儿，但是却尝试换一种方式。他开始监督女儿的学
习，周末陪她去补习功课，假期也带她出国游玩。
一年过后，女儿参加中考，考进北京最好的高中之
一。他非常得意地反思：“有些父母，连孩子的手机
都不敢没收，怎么能教育好孩子？”

现代社会，父母在教育孩子时普遍忐忑。社会
变化太快，一代人的经验很快就不合时宜，在孩子
面前，父母逐渐丧失自信。他们不知道等孩子长大
后世界是怎么样，更不知道有什么有效的人生经验
可以传授，于是，他们只有“支持”，支持孩子的选
择，支持孩子的一切。但是，有一个明白的真理摆在
这里，孩子也是普通人，他(她)的选择未必是对的。

我一直认为父亲是真正的“爱的教育”的践行
者。他支持我们读书、上学，但是在高考填报志愿或
者大学毕业应该干什么工作时，他却不发表意见，
“这些已经超过我的能力范围。”他提不出更好的建
议了，于是就停留在原处，目送我们远行。到这个时
候，父子才真正变成朋友，可以坐下来喝酒。

更早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初中毕业那年暑假，
祖父去世，祖母自己住一个院子。父亲指示我每天
去问候祖母，帮她打水，把水缸注满。打好水，坐下
耐心听祖母唠叨一些久远的故事。祖母对我的进

步感到很欣慰，慢慢在脸上露出了笑容。当祖母和
她的“闺蜜”聊天时，我坐在旁边静静听“八卦”，回
首过去的时光，这是我对自己最满意的一段时间。

父亲对自己就更严格。祖父去世，他守孝半
年。不理发，不刮胡子，胳膊上一直戴着那个“孝”
字。周围的朋友劝他不必这么严格，但他只是笑
笑，并不做任何解释。这种顽固的坚持，对我和弟
弟有很大的影响。父亲很少建议我们什么，他只强
调最基本的原则。比如，“吃饭时不要老让别人买
单。”这些“建议”，都深刻地影响我们此后的生活。

我和弟弟的成长过程中，各挨了父亲一次打。
我挨打是因为撒谎，偷了家里的扑克牌到教室，结
果被老师没收了，因为没办法交代，就不敢承认。
父亲打我一下，我就马上承认了，他说，“这不是因
为你偷扑克牌，而是要让你诚实。”弟弟挨打，则是
因为骂我，父亲教育他：“你可以和哥哥打架，那是
两个男子汉的行为，但是任何时候骂哥哥都是不
对的。”后来我就明白了，这是在教我们一些必须
坚守的原则。

大家奉行“爱的教育”肯定是对的，但是根本
的问题仍然在那里：什么才是爱？教育的目的是什
么？人们也强调陪伴孩子的重要性，但是陪伴本身
并不是教育。如果把“爱”理解为一味迁就，就注定
会在教育中迷失。最终，教育失败，“爱”也会变得
狰狞起来。

教育失败，“爱”也会变得狰狞
随随感感

林林建建武武

初发现闺女有写书法的兴趣爱好是在其四
岁时。那时，闺女在幼儿园上中班，有天晚上，家
里的茶几上放了一本彩色童话故事书——— 司马
光砸缸。不知道什么时候，她竟然从家里书桌上
找来了一张不规则的白纸和笔，根据封面上的
字帖进行临摹，写下“北宋史学家司马光虽然当
大官，但还是很简朴”等十余字，字体工整，结构
规范，虽有些笔画笔顺错误，甚至没有弯、折、
钩，但并影响字体的美观与工整。至今，我还保
留着那张临摹的字体照片，原件不知道放哪里
去了，甚为可惜。

细心观察之后，感觉闺女似乎对书法除了
有兴趣外，还有一定的天赋。在请教了多位老师
及专业人士之后，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习硬笔
书法，打基础，练笔画。

当时，作为从事教育工作的家长，经常可以
看到学生书写有的龙飞凤舞，难以辨认；有的是
满地蚯蚓，歪歪扭扭；有的可以用“惨不忍睹”来
形容，所以只想让闺女能把字体写得工整些，以
后在书本和作业上看起来更整洁干净。同时让
孩子在书写中修性，锻炼专注力。

一分付出一分收获，经过三年的学习，她所
写的作业，特别是作文，因字迹工整、页面整洁、

文字优美常常被老师夸奖，也引来众多朋友
的称赞和喜爱。

闺女在书法上的表现似乎更超越我们之
前的预期，其书写的作品慢慢脱颖而出。近年
来，多次代表学校、地市参加全省的书法比赛
获奖无数。

2018年春节前夕，一股西伯利亚寒流自
北向南而下，气温骤降，冬风凛冽，寒风刺骨，
冷风扑脸，这种极端恶劣天气下站在室外多
待一会儿就瑟瑟发抖，然而那天，正是市图
片馆倡议进社区义务写春联活动的日子。一
大早，闺女就收拾早已准备好的笔、纸、
墨、镇纸等到达书写地点，为了确保书写效
果和书写方便，又不敢穿太厚的外套，就这
样在严寒中坚强而认真地连续写两天。凛冽
寒风吹着闺女的小手冰凉冰凉的，甚至有点
红肿。

由于孩子独有的单纯，所书写的春联虽
稚气而不娇柔，整洁美观，正合春联大气喜庆
的特色，所以每写一副都被抢光，甚至有排队
等候的。一位大妈甚至问，“好闺女明年还来
写吗？”

作为家长看得心疼却也欣慰，心疼的是弱
弱的身体是否抵抗得了如此寒冷的天气，欣慰
的是她懂得了感恩并回馈于社会。

闺阁之中初学字
育育儿儿


	11-PDF 版面

